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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第三空间
———从空间视角看《海的女儿》的权力机制与美学主题

陈 靓
(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提 要: 从空间理论的视角出发，安徒生的作品《海的女儿》构建了海洋、陆地和天空 3 个空间，并以小美人鱼的身体

为中心，一方面揭示空间变化中的权力控制机制，另一方面也通过空间中的权力构建凸显小美人鱼伟大的精神超越和升

华。此外，空间视角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中的性别权力构建，并从身体和性别两个视角审视小美人鱼对空间权力

的有效解构，揭示作品中的美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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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Space for Female: A Spatial Analysis of Power Mechanism and
Esthetic Theme in The Little Mermaid

Chen Liang
(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theory，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three spaces: sea，land and sky，in The Little Mermaid
and their power constructions respectively． The body of the little mermaid，as the center of space power construction，not only re-
veals the mechanism of power control during spatial transformation，but also highlights her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during her de-
coding efforts． Also，the gender perspective in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further reveals the gender traits in the three spaces and en-
riches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little mermaid with much sufficient femal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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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的作品因其丰富的情感表达，深刻的人性展

示和新颖的情节设计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青睐。国内在

对其文本的评论中，比较重视其童话中的悲剧色彩，评析

这些悲剧童话产生的根源以及审美特性 ( 兰守亭 陈英

2007: 41) 。此外，安徒生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他作品中

的宗教因素也广受关注。他用童话的形式表达、传播和

演绎基督教文化的博爱理念，原罪和救赎是他的作品中

经常表现的主题。从他创作的童话源头来看，安徒生的

童话创作既汲取大量的民间童话素材，又融入浓厚的现

代意识。不少学者探讨安徒生童话中的母题和人物类

型，以此阐述安徒生童话的现代意识以及现代意识对安

徒生童话的影响( 杨宁 2004: 65) 。此外，在译介方面，李

红叶就安徒生在中国的接受和中国语境的阐释做出大量

的译介和评论工作。

就具体的童话故事而言，《海的女儿》中塑造的善良、
执着而伟大的小美人鱼形象具有丰富的人文艺术魅力，

国内评论界对其也青睐有加，就作品中的死亡意识( 程开

成 应朝华 2002: 69) 、神话意象原型( 唐均 杨天舒 2001:

88) 等进行较深入的探讨。但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

考，如《海的女儿》中的女性精神和女性意识是如何展现

的，作品的审美关键在哪里? 如果摆脱其童话元素，作品

中展示的矛盾和冲突中是否有深层的内在机理? 结合以

上思考，本论文从空间的角度对作品中的空间构造、权力

机制以及相应的身体表征进行深入探讨，以求对作品的

人物形象和主题意义进行新角度的阐释。
空间是当代语境下人类思考、解释、批判时不可或缺

的维度之一。空间批评源自于新文化地理学，是文化地

理学与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发展与结合。而空间问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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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凸显，源于社会实践的改变以及理论本身的要求，以

及空间维度在构造当代日常生活中不断上升的重要性。
秉承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索雅提出“第三空间”的

概念，空间既是具体的物质形式又是精神的建构，它“质

疑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在向对象注

入传统空间科学未能认识到的新的可能性，使它们把握

空间知 识 的 手 段 重 新 恢 复 青 春 活 力”( 朱 立 元 2005:

494) 。索雅提出的第三空间正是重新估价一二元论的产

物，这一理论把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均包括在内，

同时又超越前两种空间，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向一切

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敞开大门。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当代

西方空间理论实现两个突破: 首先，赋予空间以独立的主

体性，将之作为与时间平等的批评介质，其次，突出空间

内部各因素的异质性和复杂性，通过凸显空间内部的多

元性来展示空间构成和运行的丰富机理。这是对以时间

为轴心的历史决定论的改造，将时间和空间革新为存在

的立体坐标，从而形成空间 － 时间 － 存在于本体论上的

三位一体观念; 同时，新的空间理论将这个立体坐标赋予

动态的理念，即在时间的发展和空间的不断变化中，探讨

存在的不同状态以及 3 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当代空

间理论家而言，新的空间理论的发展使得观察者能从具

有实体质感的物质间关系探索空间的构成特质，对于文

学作品而言，空间视角能有效地展示人物的主体特征、人
物与环境的关系、主体间性以及权力运行的机制等以往

被忽略的隐形文本特征。
从空间的视角审视文本，可以看出安徒生在童话世

界的构建中，十分注重文本中的空间营建。在他的童话

中，空间不仅是意义生成和情节转换的发生地，而且与人

物性格、情节发展、以及象征阐释有机关联。此外，外在

的空间塑造往往与作品中人物的内心感受以及身体的变

化有着丰富的对应。此外，安徒生在文本空间中，注重空

间的多重构建，并尤其关注具体空间的内部机理，在对具

体空间的建构中遵守传统写作手法，描述作品中空间的

物质性存在的同时，赋予空间以丰富的隐喻功能，将它建

构为反映社会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等多元介质的综合性

动态实体。可以说，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在这一写作技

巧方面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在这部作品中，安徒生营造出 3 个空间: 海洋、陆地

和天空。小美人鱼由最底层空间 ( 海洋) 向最高层空间

( 天空) 攀升的过程也是她的灵魂得以净化和升华的过

程。3 个空间不仅是主人公个体存在的层面，也彰显小美

人鱼不同的生存状态和主体意识，见证小美人鱼在不同

的权力体系中的抗争和突破。空间既被建构为具体的物

质形式，同时又是安徒生笔下主人公的个体乃至集体层

面上的精神建构。
在《海的女儿》中，这 3 层动态变化的空间构成一张

纷繁复杂的意义网，小美人鱼在任何一个空间中的叙述，

都与其他两个叙述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传统理论

往往强调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和谐统一与同质性。但

是，在安徒生的笔下，文学本身是作为社会空间的一个特

殊领域而存在的。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不仅仅是超越于现

实之上对现实的表现或再现，更为重要的是，它以丰富的

文本机理构建将自身变为一个多元开放空间的有机部

分，将自身的文本空间以及所再现的现实空间都融入到

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海的女儿》中的多重动

态空间构建组成安徒生式的“文学场”，以多元异质性的

空间( 场) 以及空间之间的互文性为这个文学场增添活

力，这对小美人鱼的人物形象构建、主题阐释、阅读策略

都带来新的体验。

1 第一空间: 女性权力的物质空间
就《海的女儿》的文本来看，在对空间，尤其是海洋这

个第一空间的构建中，安徒生注入福柯所谓的权力能指，

即用客观象征进行权力系统的编码，同时强调这个空间

中的物质实体性。在海洋空间中，独特的海洋景观特质

并非简单的场景构建，也成为海底权力体制中的象征性

隐喻，被系统地用来展示海底这个庞大的权力空间中的

运行和控制机制。同时，安徒生赋予空间权力以鲜明的

性别特征，性别权力成为空间体制的重要部分，在作品的

意义建构和人物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海洋空间中，海底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女性，控制海

底世界权力的是老祖母，甚至连海洋空间中的另类———
巫婆也是女性。唯一的男性———海王在这个空间中处于

无权的边缘状态。在整部作品中，他都没有发出任何声

音，仅作为老祖母的一个权力陪衬而存在。可以说，男性

在第一空间中处于失语状态。因此，第一空间是个强大

的女权空间，它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权力体系，可以通过对

个体空间的审视来分析空间权力的运作及成效。
在文本中，小美人鱼们长期置身于海洋世界的监管

空间里，她们没有姓名，仅有数字编号，从命名的意义上

来说她们都失去了主体独立性，连上升到海面的时间都

被严格规定。同样，美人鱼们的生存、活动空间也被监

管，“在花园里，每一个小公主都有自己的一小块地方，在

那上面她可以随意栽种”( Andersen 2004: 68) 。美人鱼们

的小空间虽然相对比较独立，但她们不免要受制于整体

海洋空间的管控，小美人鱼的身份也随之被界定。
在这个控制体系下，别的美人鱼都顺从海洋性的空

间装饰特征，将自己的空间打扮得与周围环境一致，这也

象征着她们个体意识对空间权力控制体系的服从。“有

的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像一条鲸鱼; 有的觉得最好把自

己的花坛布置得像一个小人鱼。”( Andersen 2004: 68 ) 但

小美人鱼与其他的姐妹不同，一心渴望着海洋之外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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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强烈的空间转移欲望促使小美人鱼从自己的空间移

除其他姐妹喜欢的海洋性装饰，而趋向于天空这个最高

层的空间特征，并在这个空间中以男子的雕像作为自己

灵魂的归属。“她除了栽种像高空的太阳一样艳红的花

朵以外，只愿意要一个美丽的大理石像。这尊石像代表

一个美丽的男子。”( Andersen 2004: 68 ) 在小美人鱼的个

体意义升华上，天空的空间是灵魂最高贵的归属。可以

说在开篇的空间描绘中，安徒生暗示小美人鱼的灵魂归

属和个体价值的升华主题。
在随后对海底世界的描绘中，安徒生将海洋空间与

天空空间进行多处类比，通过物质性的景观描述进一步

强化两个空间的内在关联。在描述海底的景色时，安徒

生写道，“所有的大小鱼儿在这些枝子中间游来游去，像

是天空中的飞鸟”。海底的宫殿里，“那些琥珀镶着的大

窗子是开着的，鱼儿向她们游来，正如我们打开窗子的时

候，燕子会飞进来一样”; “在那儿，处处都闪着一种奇异

的、蓝色的光彩。你很容易以为你是高高地在空中而不

是 海 底。你 的 头 上 和 脚 下 全 是 一 片 蓝 天”( Andersen
2004: 67 － 68) 。这些类比并非单纯的景色联想，更多地

带有小美人鱼的视野及想象，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预先

设置心理及情节暗示，并进而为小美人鱼随后的空间升

华做出一定的情景铺垫。
其次，空间权力的运行机制可以通过身体这个物质

表征做进一步分析。安徒生在描述空间内部环境的同

时，将空间内部包括身体在内的客观物体作为空间权力

运行及控制的表征，并以此来暗示童话中人物所处的权

力层级以及空间中隐含的庞大控制体系。个体的权力、
地位通过身体表征进行展示，并与权力机制交相呼应，发

挥着强大的稳固和编码功能。在《海的女儿》中，随着小

说情节的发展，空间也在动态变换，小美人鱼的主体意识

也在不断增强。空间的改变并不仅仅是外在客观实在的

改变和地理状貌、建筑景观等物理空间的改变，而是身体

居于其中的改变。身体的改变即是空间的改变，反之，空间

的改变亦是身体的改变( 谢纳 2010: 67) 。在作品中，身体

的改变也与小美人鱼的主体意识有着直接的关联。
小说开篇如此描写海王的母亲:“她是一个聪明的女

人，可是对于自己高贵的出身总是感到不可一世，因此她

的尾巴上总是戴着一打的牡蛎———其余的显贵只能每人

戴上半打”( Andersen 2004: 67 ) 。在海洋空间中，对包括

小美人鱼在内的所有美人鱼而言，她们身体的存在被赋

予相应的空间性。因此，身体及其装饰成为海洋空间控

制的首要对象。这 12 个牡蛎作为海底的饰物，不仅美化

老祖母的体貌特征，并通过对老祖母地位的展现暗示海

洋空间的强大控制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从空间的角度

反观小美人鱼，可以看出在海洋和陆地这两个空间中，小

美人鱼的存在以及身体特征都处于一种被编码的状态。

老祖母比较偏爱小美人鱼，在她即将升往海面的那天，

“她在这小姑娘的头发上戴上一个百合花编的花环，不过

这花的每一个花瓣都是半颗珍珠。老太太又叫八个大牡

蛎紧紧附在公主的尾上，来表示她高贵的地位”( Andersen
2004: 71) 。小美人鱼身上多出的两个牡蛎与老祖母的身

份特征相似，同样发挥身份界定和编码的功能。可以说，

老祖母对小美人鱼的爱护一方面是疼爱，另一方面也通

过牡蛎对她进行空间权力的强制性控制。
在海洋空间中，小美人鱼起初是无力、被动的，当她

鼓足勇气找到巫婆，改变自己的身体特征，逃离海洋空间

到达陆地空间后，最为突出的改变是将鱼尾变为人类的

两条腿。这种改变不仅是对原海洋空间编码控制的背叛

与脱离，而且也是小美人鱼努力寻求自我身份的主体性

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美人鱼作为一个具有强烈

女性自主意识的形象，被安徒生赋予动态的女性形象和

空间穿越能力。安徒生也通过小美人鱼的身体特征变化

展示出她女性意识的成熟过程。在自我牺牲之后，小美

人鱼进入第二空间: 以她自我幻想的爱情为基础的女性

精神空间。

2 第二空间: 男性权力中的女性精神空间

将第二空间称为精神空间，是因为这个空间更侧重于

勾画精神张力，即小美人鱼对爱情的幻想以及幻想被男权

现实打破之后产生的精神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小美

人鱼逐渐完成女性主体性的成熟过程。
从空间描述和性别角度来看，第二个空间是一个以

王子为核心的典型男权空间。小美人鱼身体特征的改变

是以迎合的姿态求得男性对其女性身体美感的认可。这

种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小美人鱼的被动地位，使她重新

回到被规范的状态。在进入第二空间后，她的女性美也

一直处于男性权力的审视之下。
在文本中对空间特征的描述上，读者从对王子宫殿

的描述中感受到对男权体制的暗示。“华丽的、金色的圆

塔从屋顶上伸向空中。在围绕这整个建筑物的一根根圆

柱中间，立着许多大理石像。它们看起来像是活人一样。
透过那些高大窗子的明亮玻璃，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富丽

堂皇的大厅，里面悬着贵重的丝窗帘和织锦，墙上装饰着

大幅的图画。”( Andersen 2004: 75 ) 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

与海王的宫殿有着类似的宏大空间建构，它展示出的是

作为男性的王子在陆地空间的控制力。
小美人鱼在男性权力空间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

置。在她被王子带回宫殿后，“她穿上了丝绸和细纱做的

贵重衣服。她是宫里一个最美丽的人。然而她是一个哑

巴，既不能唱歌，也不能讲话”( Andersen 2004: 81 ) ，终日

以跳舞或陪伴的方式取得王子的欢愉。在这个场景中，

小美人鱼与奴隶被置于同一个身份空间中，其独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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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意识和情感被压制。她的美貌和婀娜的舞姿也使

她成为男性审美注视下的一个客观物，无法取得与王子

在地位上的平等。在这个空间中，小美人鱼丰富的思想

和情感已经被异化，她的容貌越娇媚动人，就越远离女性

的独立主体性。
同时，身为男性统治者，王子也没有平等对待小美人

鱼。从空间的角度来看，王子对小美人鱼的空间安置显

现出他的男性霸权意识。小美人鱼到达宫殿后，“王子

说，她此后应该永远跟在他在一起; 因此她就得到许可睡

在他门 外 的 一 个 天 鹅 绒 的 垫 子 上 面”( Andersen 2004:

81) 。将小美人鱼置于主体空间的边缘位置，在空间处置

上这不仅暗示两人地位上的差异，尤其展示出王子对小

美人鱼在主体定位上的男权态度。
小美人鱼失去声音之后，努力用眼神和舞蹈表达对

王子的爱，但王子没有完全领会，乃至爱上别国公主，直

接导致小美人鱼的爱情悲剧。这在表面上看来是源于小

美人鱼失去声音，无法在语言层面进行自我表达，但在更

深的层面，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性失语状态，安徒生也

在暗示两人在灵魂层面沟通的失败。这种失败主要的原

因在于王子在观念上缺乏性别的平等意识，正是这种霸

权的男权意识使他对小美人鱼的爱情视而不见。
同时，小美人鱼也在不断地成长，在陆地空间的后

期，她的力量开始变得强大。在王子婚礼的前夜，小美人

鱼处于空间转换的临界点，面对痛苦，她可以通过杀死王

子回到海洋空间。这个临界点也是检视小美人鱼精神成

长的关键。从传统的意义上来看，杀死王子的建议来自

于早期女权主义思想中男性与女性的对抗性思维。但小

美人鱼超越传统女权主义者的魅力在于，她抛弃对抗性的

性别观，以宽容、善良和自我牺牲放弃回归大海的可能，取

得灵魂的升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同时也摆脱海洋空

间这个极端女权意识的约束和界定。最后，她的身体也由

实体性的肉体变为具有灵魂空灵性的泡沫。
第二空间是小美人鱼肉体和精神饱受摧残的阶段，

更是她精神升华的孕育之处。由起初的爱情幻灭到对爱

情以及自我的重新领悟所感受到的精神升华，这是第二

空间中的矛盾张力努力取得的效果。

3 第三空间: 超越的女性自主空间
在文本中，小美人鱼第二次的空间脱离与第一次相

似，均展示出她的主动意识。第一次的脱离是小美人鱼

在爱情的驱使下找到巫婆，自我牺牲最宝贵的声音这一

身体体征; 在第二次脱离中，小美人鱼在利益攸关的选择

中主动放弃自己的整个身体，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才使

得她具有进入第三空间的升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

美人鱼从陆地空间到天空空间的升华不仅是个体层面找

寻归属的过程，更是其独立、成熟主体性的成功构建。这

种主体性以个体的精神充实和自足为特征。在天空空间

中，没有身体的束缚，也没有极端的男权和女权意识压

迫。小美人鱼摆脱对男性爱情的依赖而上升到一个独立

自足的个体空间中。
与一般的爱情悲剧不同，《海的女儿》这部作品之所

以有它独特的魅力，也正是在于它构建出的独特的女性

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小美人鱼摆脱性别的控制，并

在超越的过程中获得鲜明的个体意识。这个空间是以独

立、完整的女性主体为核心的自主空间。在天空这个第

三空间中，她不仅是空间的存在者，也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性单元。与前面两个空间的单一特质不同，小美人鱼的

第三空间具有丰富的动态特质。
在索雅的第三空间理论中，传统空间的研究一直拘

泥于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在他看来，空间不仅是物质

化的“空间性实践”，空间内的存在不可以全部细化为可

衡量、可标识的形式和实践，空间也不仅是一种纯思想性

和观念性的领域，在符号化的表征中概念化。索雅对空

间本身和空间性两者进行区别，以此扩大地理学的空间

想象并辨识出空间问题的错综复杂性，将社会性纳入到

空间的考察，赋予空间以更为宏大和立体的视野。在安

徒生构建的第三空间中，也兼具第一空间海洋的“真实”
物质世界和第二空间陆地的“女性想象”精神世界的特

质。安徒生在《海的女儿》的第三空间建构中，突破传统

性别观对女性身体的界定以及二元空间对立，并开始在

一个新的空间中为小美人鱼重构另一个他者，这个他者

来自原来的二元空间，但超越于二元空间，安徒生以小美

人鱼的灵魂之美赋予这个看似空灵的空间以真实的女性

质感。小美人鱼以不断成熟的女性自信赋予第三空间以

活力和文本审美价值。
从身体表征层面审视作品，读者不仅看到小美人鱼

在从海洋、陆地到天空 3 个空间的升华过程中身体特征

的改变，同时也通过改变感受到空间权力对个体的规范。
所以，《海的女儿》的审美关键并不在于海洋空间到陆地

空间的转变，而在于陆地空间到天空空间的转变，这个变

化使她最终摆脱之前的两个空间权力体制在身体层面的

制约，也是个体的精神升华和灵魂净化。在小美人鱼空

间上升过程中勾画其成熟的轨迹，而女性主体力量在陆

地空间的增强成为小美人鱼主体价值质变的关键。
总之，安徒生在 3 个空间的建构中，如果说第一空间

( 海洋) 的视角更客观地考虑和强调空间中物质性和客体

性，第二空间( 陆地) 则更倾向于关注空间的女性思想，以

精神性和表征性为主要内容，这个空间是小美人鱼摆脱

身体束缚和客体控制，为了爱情的精神追求进而努力构

建的自我空间。但她的精神空间被男权意识边缘化后，

安徒生成功构建出突破身体束缚和精神依赖的自由、独

立的女性第三空间。它既包括前两个空间内的物质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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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维度，又超越前两种空间，将客体性和主体性、具
象与抽象、可知与不可知、肉体和精神等都汇聚在一起。
它既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解构，又是对它们的重

构，从而具有一种重新组合的开放视野。这种超越包涵

的精神价值和意义才是作品的核心所在，也是《海的女

儿》艺术魅力的精华。
从《海的女儿》的空间分析中，身体和性别作为空间

权力控制的有效途径，生动展示出空间权力的运行体制。
以往的评论多将这个童话故事纳入文化和神话的外在范

畴审视，而没能深入文本的内在机理。空间的视角能够

有效地梳理出文本中深层的权力脉络，并将小美人鱼的

意识及转化置于其中，能更清晰地审视其思想的变化轨迹

以及隐含的意义，也能更好地把握安徒生在这部作品中勾

勒的审美核心。对于极端的男权和女权意识，安徒生或许

没有在文本中提出新的性别理念，但他通过摆脱身体和性

别控制的小美人鱼的精神蜕变和升华，展示对强权控制手

段的脱离，构建他自己理想中自由的精神空间。
作为安徒生的代表作之一，《海的女儿》让读者认识

到安徒生的作品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童话故事，已不是

简单的寓言型道德传承的载体，而在文本内蕴含丰富的

人性观、性别意识、社会思考和人文关怀。空间视角可谓

仅揭示其作品魅力的冰山一角，只有从多元的角度进行

综合审视，才能更为全面地评价、欣赏安徒生作品的文学

和艺术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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